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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有一群文艺青年，缘于对光影的挚爱，陆续汇聚长春；缘于

对光明的憧憬，在战火纷飞的东北大地，将青春献给电影事业，以热血书写出青

春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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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长春四马路上，有人在艺文书房门口挂了个牌子，牌子上

写有“东北作家联盟”，该联盟还出一本名为《东北作家》的刊物。

1945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共地下党员刘健民走进联盟，与一个青年

简单交流，对刊物作出肯定，“你们的刊物我看过了，办得很好。”这个对

刘健民充满好奇的青年，就是编剧张辛实，那一年他29岁。

此后，刘健民、赵东黎先后在新兴宾馆、“满映”召开多次形势座谈

会。在这些秘密进行的座谈会上，张辛实、马守清等进步青年了解到

了抗战胜利后的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政策等。

刘健民、赵东黎组织这些进步青年成立了两个群众性团体，即“东

北电影技术者联盟”“东北电影演员联盟”，为接收“满映”做准备。后

来，张辛实等人又将两个联盟合并，成立“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进

步青年的力量更加壮大，接收“满映”的把握也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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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辛实、马守清、江浩等人先后两次与日本人和田日出

吉进行谈判，最终让和田交出了电影厂的权力，但厂内斗争

并没因此减弱。

除了以张辛实为代表的进步青年，还有两股势力，

一股主张将电影厂交给国民党，一股主张变卖机器见

者有份。

1945年9月下旬，在第12放映室，张辛实等人召

集“满映”的全体中国人，以“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名

义召开这次会议。刘健民宣布成立东北电影公司。

有人想煽动大伙儿变卖设备，刘健民当即驳斥道：

“‘满映’的财产是中国人民的财产，中国人只有责

任保护，而任何人都无权卖掉。”

会议宣布10月1日成立东北电影公司，选

举出5位中国委员，并明确分工，29岁的张辛实

任总经理，24岁的王启民任副总经理，28岁的

江浩任总务部长，22岁的马守清任制作部长。

这群20多岁的进步青年，在东北电影公

司挥洒着奋斗的汗水，释放出青春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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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上旬，受中共中央东北局指派，延安干部团的两位

电影工作者，34岁的田方、33岁的许珂抵达长春了解情况，以便做

好接管准备。

1945年11月底，国民党特务勾结第七分局警察，逮捕了张

辛实、王启民、江浩、马守清、于彦夫、卢广铨、阎德奎、仁保芳男

等人。住在小白楼的田方暂逃一劫，被抓的许珂以来长春做

生意为由被释放。

第七分局表面上捏造了“盗卖机器”的罪名，实际上是

要迫害张辛实等人。田方立即向长春市委汇报此事，市委

通过交涉，张辛实等人获释。1945年12月，田方、许珂迫

于形势离开长春。

1946年2月，延安电影团的钱筱璋抵达抚顺，28岁的

他与田方、许珂会合。不久，又有一个人来到他们身边，此

人便是曾组建延安电影团、刚从苏联回国的袁牧之，这一

年，袁牧之37岁。袁牧之与田方、许珂、钱筱璋商讨接收“满

映”设备的计划。

4月14日，苏军从长春撤离。15日晚，西南纵队抵达电影

厂，在保护好设备的前提下歼灭了国民党铁石部队，于翌日早

晨收复电影厂。4月18日，受东北局宣传部指派，拿着周保中签

署的布告，33岁的作家舒群来到东北电影公司正式接管设备，并

出任东北电影公司总经理，张辛实改任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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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战局变化，东北局宣传部指示东北电影公司带着设备撤离。由

于人员、设备较多，1946年5月，搬迁分三批进行。第一批以设备为主，

电影设备、拷贝、胶片等，整整装了25节车厢。第二批以人员为主，第三

批有东北电影公司的人，也有东北局机关、东北大学的人，途中有20多个

东北大学的青年学生惨死于国民党飞机的轰炸。

由于形势严峻，东北局让到达哈尔滨的东北电影公司继续向北迁移，

迁至佳木斯，最终于6月1日落脚兴山（今鹤岗市）。彼时的兴山，环境恶劣，

条件艰苦，矿务局的房屋多被炸毁。

在舒群的带领下，东影青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紧急修复一些民房

以便安顿职工，把一所日本人的小学改建成技术车间，将一个烂尾的电影

院改造为摄影棚。所有的建材都是他们想方设法地从别处寻摸、辗转运送

回来。从长春运送过来的设备，经过东影青年的巧手，都安装起来，且运转

良好。

1946年8月，袁牧之的爱人、36岁的青年演员陈波儿到了兴山，46岁的摄影师

吴印咸率延安电影团成员也于同月抵达兴山。1946年10月1日，东北局宣传部将

东北电影公司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舒群任厂长，张辛实任副厂长。到了年底，因

舒群调离，东影顾问袁牧之改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

儿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长。

1947年，陈波儿编导了人民电影的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并于两年后调任中央电

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1950年，陈波儿领导创建了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

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1951年，年仅41岁的她在讲座时突发心脏病离世，在电影事业中

定格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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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兴山兴建厂房时，东影就同步派出3个新闻摄影队，真实记录东北解放战争和群众支

前、生产、生活的场景。东影分批将很多青年摄影助手提升为摄影师，到1949年3月，东影的摄

影队多达32个。

可以说，后来呈现在人们眼前的17辑大型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是很多青年摄影师拿命换

来的。摄影队的工作异常艰险，摄影师需要背着枪弹和摄影机，在枪林弹雨里来回穿行，他们走的

路比士兵还要多。“部队打到哪里，电影就拍摄到哪里”，说的就是摄影队的精神。

1948年10月5日，30岁的张绍柯在解放义县的战斗中牺牲；10月15日，24岁的杨荫萱在解放锦

州的巷战中牺牲；11月2日，27岁的王静安在解放沈阳铁西区的战斗中牺牲。三位青年摄影师手持摄

影机忘我地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的人民电影的“七个第一”展区，有个白色花环浮雕，下面是上述三位烈士的肖

像与生平。每当游客走到这里，文化传播员都会深情讲述他们的事迹。

1955年2月28日，文化部决定将东北电影制片厂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99年1月4日，在长春电

影制片厂基础上组建成立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无论处在哪个历史时期，一代代的长影青年都以那些

“战火里的光影青春”为榜样，把青春完全融入电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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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最美，是四

月天。此时，春分已

过，春阳渐暖。风，自

东南而来，裹挟着春天

的气息，轻轻柔柔地抚

摸着山川、江河、原野，宛

如魔笛轻灵、跳跃的旋律，

缓缓地弥漫大地……

地平线上，长白山余

脉——靖宇境内的龙岗山脉，

依然莽莽苍苍。春天的大剧即

将上演，而属于这个春天的苍翠

之色，却像个顽皮的孩子，在静

悄悄地藏匿了一个冬天之后，躲

在幕后不肯轻易露头。这里的春

天，相比江南来说，总是姗姗来迟。

春雨，没有跟上春天的节奏。在

漫长的盼望和等待中，一天天，延宕了

春天的序章。即使，春雨落下，也常常

邀约着春雪一起现身。雨，下着下着，摇

身一变幻化成雪。一场场纷纷扬扬的“雨

加雪”，让这里的春天又平添了几分微凉。

时下，大江南北早已热热闹闹地进入

了绿意盎然、五彩斑斓的世界。

乍暖还寒之时，春寒料峭之际，松花江

畔，泉城靖宇，春天的脚步轻盈、和缓。似乎所

有的植物，依然在苏醒和等待之中，似乎所有的

候鸟，依然在集结和休憩之中。

莫急，杜鹃花已在路上！

世间万物皆有灵性，杜鹃花更是如此。

清明之后，接连降下两三场春雨。大地迅疾回

暖，杨柳新绿滴翠，山川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杜鹃

花的出场，选在群山初染翠绿的时候。

春光明媚，云淡风轻。就在这样的一个晨曦里，一

大早，杜鹃花伸直了腰身，手牵着手，一下子就浩浩荡

荡地“集体”亮了相。陡然间，惊艳了万水千山。真

是应验了那一句古诗：杜鹃也报春消息，先放东风

一树花。

这个小精灵啊，视觉何其清明，听觉何其聪

慧，嗅觉何其敏锐呦！难道是春信子，给这小精

灵透露了春天的消息了吗？

也许，杜鹃花就是这样的性情呢。喜欢春

光，就拥抱春光；喜欢春风，就拥抱春风；喜欢

春天，就给这个春天添一抹靓丽的春色！

有一种幸福，叫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而此刻，我深深地以为，有一种春光，叫杜

鹃花开；有一种美妙，叫一见倾心。没错，

春光美妙，杜鹃花开，一见倾心！

无论是远远眺望还是细细端详，她

都美得不可方物，能不一见倾心吗？

远远眺望，目之所及，灿若云

霞。大江畔，山之巅，崖壁上，山涧

边，小溪旁，朵朵杜鹃花开得恣意、

惬意。粉红的淡雅、紫红的热烈、

火红的耀眼，别样韵味挂满枝

头。一朵挤着一朵，一枝挨着一

枝，一树靠着一树，一丛连着一

丛。一朵朵，一枝枝，一树树，

一丛丛，染红了山坡，染红了

山谷，染红了山峦。

杜鹃花，也称映山红、

满山红、山石榴等，花开时

节，恰如千万朵小火苗，

聚拢在一起，又似舞动的红绸，把连绵起伏的群山都映

照得红艳艳、红彤彤。群山之巅，和着春风的节拍，杜鹃

花涌起一波又一波的浪花，摇曳成无边无际的花海。

烂漫的花海，红色的海洋，漫山遍野，大地芬芳。

花海之下，大江浩荡，烟波浩渺，一望无际。

就这样，杜鹃花以她优雅的姿容为大地母亲，绘就

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春之画卷。如此看，映山红、满山红

这些名字还果真名不虚传了。

细细端详，如品香茗，甘之如饴。她的美，是精致

的美，雅致的美，独具韵味的美；自然，是一瞬间便能锁

住你的双眸，让你的视线不肯移开的“美”。和梅花一

样，每一朵杜鹃花都是五片花瓣，但不同的是，杜鹃花

每一片花瓣都是椭圆形的，前端略长，略尖，花瓣极薄，

薄如轻纱，看上去有些透明，颜色也比梅花更娇嫩一

些。花瓣中夹着点点散开的，闪着亮光的暗红色、暗紫

色或者黑褐色花斑，整体围成一个小喇叭的形状，十分

像浓缩了的野百合花，或可称她“微缩版的小百合”。

“小百合”中心有细如发丝的花蕊，和花瓣的颜色大致

相同。一根根花蕊像极蝴蝶的触角，在风的律动里，更

显娇羞和可爱。

杜鹃花，是先开花后散叶。这边花儿开着开着，那

边翠绿翠绿的小叶子，探头探脑地就冒出来了，看上去

每一片都像是护着花儿的小卫兵。“护花使者”都身披

深绿色的戎装，那又是一种美了。

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这是每一个赏花人的共同感

受，当然，我也感同身受。

最撼人心魄的，要属杜鹃花的“红”，不夸张地说，

可以用美妙、玄妙来形容。那是一种别致的红，是赏心

悦目的红，是超凡脱俗和卓尔不群的红。相传，古有杜

鹃鸟，日夜哀鸣而啼血，染红了漫山的花朵，因而得其

名。所以说，那种红，是只看一眼，就千年万年都留在

记忆里的“红”。史上，很多文人雅士作诗以歌咏。宋

代成彦雄在《杜鹃花》一诗中这样描述：“杜鹃花与鸟，

怨艳两何赊。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也许真如传

说的那样，是杜鹃啼血染红的吧？

跨越山海，只为了奔赴一场与泉城靖宇杜鹃花的

美丽邂逅和浪漫约会。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松花

江畔的杜鹃花。山上山下，来自天南地北的赏花者络

绎不绝，赏山赏水赏风景。这个春天，松花江畔，泉城

靖宇，确是赏花的绝佳选择。

在杜鹃花的装点下，山是无限的壮观和壮美，水是

无限的风情和柔情。与山水亲密拥抱，与杜鹃花亲密

接触，在自由自在的呼吸里，都是大自然的清新和爽

快，怎能不叫人心旷神怡？终于明白，为什么每到杜鹃

花开的时节，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这里了。这样的好

地方，谁会不向往，谁会不着迷呢？

“咔嚓”“咔嚓”，在杜鹃花娇羞的红脸蛋儿边合个

影，心里的那个美呦，都荡漾在脸上了。“咔嚓”“咔嚓”，

把镜头拉近、聚焦，一花一世界嘛，就聚焦一朵花，给这

个“花中西施”来一个特写。各种相机犹如长枪短炮疯

狂拍摄……其实，我也早已按捺不住迫切的心情，愉快

的周末，约上三五好友，也来一场美丽的奔赴吧。心里

这样想，同时，也做行动派。尽管，这些景致就在我的

家乡，就在我的身边。年年，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年

年！

一切缘于迷恋。迷恋什么呢？迷恋她的清丽吗？

或者，迷恋她的壮丽吗？

杜鹃花，既是清丽的，也是壮丽的。清丽，堪比勾

勒于时空幻境中的纤纤女子；壮丽，堪称泼彩于天地山

水间的灿灿云霞。

说起她的清丽，你会自然而然地把她比作少女，是

含情脉脉的少女，清新淡雅，清净如水。古人歌咏杜鹃

花时也会联想到佳人，是佳人如花，还是花如佳人呢？

两者，或许兼而有之吧。唐代杜牧在《山石榴》一诗中这

样描写：“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艳中闲。一朵佳人

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人鬟。”唐代施肩吾在《杜鹃花词》一

诗中，直接把杜鹃花与佳人相比：“杜鹃花时夭艳然，所

恨帝城人不识。丁宁莫遣春风吹，留与佳人比颜色。”

说起她的壮丽，你会自然而然地把她比作云霞。

是辽远壮阔的云霞，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本是一幅水

墨山水，迅疾地被杜鹃花开涂抹成万山红遍的大写意

了。一刹那，真是千里也妩媚，万里也妖娆。不壮阔

吗？描摹和歌咏她的壮丽，似乎也是古人的雅兴了。

宋代释择璘在其《咏杜鹃花》一诗中感叹：“断崖几树深

如血，照水晴花暖欲然。”把杜鹃花盛放带来的壮美，写

得尤为生动形象。

杜鹃花，并非扎根于沃土之中，恰恰相反，她是扎根于

贫瘠之地、苦寒之地。很多人对此或许并不十分了解。的

确，北国的杜鹃花，大多开在大山的崖壁上。崖壁之上，密

布着褐色的石头，石头挨着石头，会有很多缝隙。正是在石

头的缝隙间，杜鹃花选择把根深深地扎在这里。根系扎进

石缝，又沿着石缝弯弯曲曲地盘根错节，以超乎寻常的毅力

依偎在大地之上，凌霜傲雪，坚韧不拔。

眼前的杜鹃花，让我的思绪飘回到久远。九十多

年前，在东北几乎陷入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刻，东北抗

联战士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殊

死较量。在那个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抗联战士在缺

衣少食、异常困苦的环境下，冒着严寒，伏冰卧雪，顽强

斗争，以血肉之躯筑起抗击日寇侵略的钢铁长城。无

数抗联志士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无愧于祖国、无愧于

时代的英雄赞歌。

靖宇，这个东北抗日联军的诞生地，这块无数抗联

战士抛头颅、洒热血的红色土地，杜鹃花开得更是枝繁

叶茂。或许，这里的杜鹃花更有灵性；或许，她们从来

都不曾忘记那段峥嵘的岁月，以此来纪念当年长眠在

这片土地上的英灵！

而今，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面对未来，依旧征途

漫漫，道阻且长。只有在坚韧不拔的奋斗中书写人生，

才能如那漫山遍野灼灼盛放的杜鹃花一样，不负时代，

不负韶华。 (图片为娄德明 摄)

杜鹃花开
□初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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